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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晨光曦微中，雄鸡打鸣，鸟声

四起，山村在薄雾中醒来。
中秋将至，晨风掠过，稍有

微凉。
“吱呀”一声，柴门开处，走出

肩挑水桶手提衣篮的伍婶，赤足走
在石阶小路上。

来到小溪边，伍婶先舀起两桶
清水，然后蹲在潭边浣衣。水中倒
影里，出现了单梅的身影。

“伍婶更早。”
“你也早呀。”
“莫讲，一夜没睡。”伍婶呵欠

连天。
“昨晚你两公婆作戏，搞到天

光？”
“哪像你，俩佬更好！”
“丑死，你以为还后生哩。”两

个女人嘻笑着，忙着手里的活计。
“哎，跟你家仟妹做个介绍好

不好？”
“嗨，你做媒人婆信不过，没介

绍过好人家。”
“这回是真的啊。”
“哪里人？什么人家？”
“附城人家。地方环境好，又

近在县城。”
“太远喽。地方环境再好又怎

么样，也不知道她肯不肯去那地
方。”

“你先问问她呗。”
“男方有工作吗？有文凭没？

大学不敢想，中专起码要有哇。”
“当兵回来的。”
“家庭条件怎么样？”
“有几间砖瓦房。家境一般，

过得去。”
“两间砖头屋就不值钱喽。总

要有钱才行，没文化又冇家底，想
娶老婆，难。”

“哎，要求不要太高嘛，总有中
意的地方。”

“老实讲，想娶我家仟妹呀，没
有三千五千的聘礼，就不要来了。”

“你家仟妹是什么人，谁不知
道哇。”

“这个谁都知道，全村人都知
道。”一个年轻人的声音说道，“等
我有了钱，我也上门提亲去！做伍
婶的上门女婿都行！”

“邬树龙！你说什么呢？”伍
婶吼了起来，顺手抓了把泥沙掷
过去。

邬树龙嘿嘿一笑，做了个鬼
脸，一溜烟跑了。他肩扛着空柴
担、锄头，手拿砍刀，哐当哐当朝着
深山里去了。

清晨的山坳上，有一个女孩
在喊：“龙哥，快点，等你呢！”

“你怎么这么早？”
“我去上山刈绿箕呀。”
邬树龙果然看到，黄玫瑰肩扛

着一条两头尖尖的竹担竿，担竿的
一头绑着两条草绳还有两圈竹篾，
手里拿着一把镰刀，正在山坳路口
等他呢。

身材敦实的黄玫瑰，脚上穿着
一双旧布鞋，肩挎着一顶竹斗笠。
一头短发，白白净净的田字脸，一
笑便露出那洁白整齐的牙齿，碎花
白底的确良布衫，饱满的胸脯，却
掩不住青春女性的活力。

“给你的。”黄玫瑰递过来一个
用油纸包着的糯米糕，“昨夜蒸的，
我妈叫我带给你的。”邬树龙接过
来，说了声“多谢”，便径自折向山
坳背面。

太阳爬上山坳时，家家户户烟
囱的炊烟已停，正是乡下人吃早饭
的时候，伍仟妹挑着一担青嫩水灵
的豆角，回来了。

仟妹撸起袖子，挽起裤腿，走
路生风，花花点点的泥巴和着豆大
的汗珠从姣好的脸颊上流下来，湿
透了衣背、前胸。

“仟妹，摘了那么多豆角回来
呀。就等你吃饭了，快去把衣服换
了吧。”伍婶双手抻着围裙，从厨房
出来。

“妈，这豆角吃不了那么多，趁
着天气好，晒豆角干吧。”

“好的，我来弄吧。单梅婶娘
约好了今天带你去相亲哩。”

“又去相亲，去哪里相亲啊？”
“哎，你先吃饭吃饭。”
“嗯。”
伍仟妹进房间换了件衣服出

来，便吃饭了。农家的饭菜是简朴
的，一碗青菜，两碗白饭，外加一条
咸鱼、一碟酸菜，足够了。饭罢，仟
妹便去厨房洗碗。

这时，忽听得门外一阵急促的
狗吠。有个焦急的声音在恐惧地
呼叫：“狗，狗，狗！伍婶娘，管管你
家的狗啊！”

听到声音，伍婶探出门外一
看，只见她家那条大黄狗正在与邬
树龙对峙着，不让他过来。当邬树
龙对狗吓唬一阵后，企图强行跨进
伍婶家的门坎时，大黄狗却从后面
追了上来，死死咬住他的裤腿不
放，逼使邬树龙停了下来，不敢挪
动半步。伍婶喝退大黄狗后，一阵
哈哈大笑：“邬树龙，你走错门了
吧？一大早来我家做什么？”

“来你家过中秋节呀！”待大黄
狗退下，脱离了危险的邬树龙，卸
下了一身尴尬，一脚踏进了伍家的
大门。随手将带来的中秋月饼等
礼品放在客厅的八仙桌上，“看来，
连你家的狗都不欢迎我啊。”

“哪里哪里，过家就是客，哪有
不欢迎的。何况你又不是外人，也
不是没来过我家，饭都给你吃过
不知多少回咯。”说话间，伍婶为
邬树龙端上了一杯茶水，“这大过
节的，特地上我家来，肯定是有什
么事吧？”

此时，邬树龙心静气神了许
多，坐在客厅上首，慢慢地从腋下
拿出来一个用大红纸包着的大红
包，双手捧上给伍婶：“我是来求婚
的，这是五千元聘金，我要娶仟妹
做老婆！”

“天！你是发神经吧。天下间
那么多女仔你不去追，偏就看中我
家仟妹，这不是出你伍婶的丑嘛！”

“婶，我是认真的。自家人好
商量，别人家不行。”

面对着邬树龙出人意料的举
动，伍婶面露难色，一时怔怔的，不
知说什么好。虽说她贪钱，想抬高
身价让女儿嫁个有钱人家，但没想
到这邬树龙却给她来了个这样的
玩笑，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让她
非常尴尬。

正当伍婶为难之际，伍仟妹拎
着一把菜刀从厨房里冲了出来，满
脸怒色：“邬树龙！你也不对着臭
水沟照照样子，你配吗？”顺手抄起
邬树龙送来的那包钱，往门外一
扔，那钱便被扔在了门口的臭水沟
里，“滚！我不想见到你！”手里那
把晃动的菜刀，一闪一闪闪着寒
光。吓得邬树龙一阵寒噤，赶紧拔
腿就跑。早知道伍仟妹好难搞，但

不知道这么难惹，这回，邬树龙着
实领教了。

邬树龙刚走开，伍婶便怯怯地
问：“仟妹呀，单梅婶娘约好去相亲
的事，还去不去呀？

“相亲相亲，还去个鬼呀！”仟
妹将手上的菜刀一丢，躲进房间
去了。

这时，伍婶忙去门外，弯腰从
臭水沟里将那包钱捡了起来，喃喃
着说：“哎，这事让邬树龙闹成这
样，前世造的孽哟！”

这邬树龙父母早逝，打从十多
岁起便单身一人，吃的是百家饭，
穿的是百家衣，向来靠政府的救
济过生活，村里免费供他上学，
读完初中便辍学回家务农，是村
中人尽皆知的“穷骨头”。早已
有人打赌，假如邬树龙娶上了老
婆，愿给他提三年鞋。

这几年，他凭一个远房亲戚介
绍，竟然跟县里一个什么根雕工艺
厂订下合同，包揽下一桩挖树头、
树根的差事。说来奇怪，这工艺
厂不要别的什么东西，单要找些
造型奇妙的树头树根，越是稀奇
古怪的越有用，只要你挖到一盘
怪样的树根，无论大小轻重，工艺
厂的师傅便可以根据各种造型模
样，雕刻成或龙飞凤舞或仙鹤展翅
一类精致的工艺品，然后运往广州
或是出口供洋人欣赏。邬树龙生
就一股蛮劲，终日往深山里钻，专
挖一些奇形怪状的树桩，每天弄几
个树头树根交到工艺厂，就可以换
几十元的票子，着实划算。村中有
人粗略估算了一下，邬树龙一年至
少可收入一万五千元。而且不用
花本钱，更不用担心有什么风险。
这在粤北山区农村来说，那是了不
起的事情。

但是，细细想来并不奇怪，自
改革开放以后，至上世纪八十年代
中期，广大城乡发生了多少新鲜的
事物，有多少穷乡偏壤成了万元户
村、电视机村；有多少默默无闻的
小人物成了致富能人？当然，对于
邬树龙的迅速致富，村中也有人红
了眼，但有什么办法？那个工艺厂
的人硬说，只认邬树龙的树根，其
他人的一概不要。

邬树龙发了财，想法也就多了
起来，竟然也想到要娶一个老婆来。

这时候的邬树龙本来非常羡
慕朱欢喜。朱欢喜是工艺厂的收
购员兼出纳员，很有风韵的一个
女人。因为他俩经常打交道，比
较熟悉了。每每交完货之后，朱
欢喜便带邬树龙去家里喝茶，她
的住所也就在收购站的旁边。有
时候，邬树龙也会为朱欢喜带些
青菜鸡蛋之类的食物。邬树龙非
常渴望得到女人的爱，一个单身
汉又正是精力旺盛的年龄，怎会
不春心萌动呢？有时候在朱欢喜
的洗手间里看到女人的内衣用品
时，他会情不自禁地捧起女性胸
罩捂在鼻尖上吸上几口气味，神
情陶醉……而朱欢喜是个有夫之
妇，好似也觉察到了什么，便开
始慢慢疏远着邬树龙，不再那么
热情了。

黄玫瑰看到邬树龙经常去朱
欢喜那里喝茶，便嘲笑她：“龙哥，
想追女仔呀！看来狗想猪肝骨，不
现实啊。”邬树龙脸上红红的，说：

“不关你事，莫管那么多。”“你呀！
冇人管也不行的。”

此时的邬树龙虽然有美好的

幻想，但也有自知之明，经黄玫瑰
这么一说，也觉着他与朱欢喜铁定
是无缘了。又想到，像他这样一
个靠救济长大的穷光蛋，一个年
届三十的单身汉，如今居然也富
了，竟然也要去讨老婆，这不是破
天荒的事吗？真是懒蛤蟆想吃天
鹅肉哩。

但他又心有不甘，从此暗自发
誓，他不但要娶老婆，而且还要娶
一个无人敢娶的女人！这个女人
就是村中的“天价姑娘”伍仟妹！

你看，这一大早，他穿得斯斯
文文，胡子刮得光光的，然后，将五
千元钱用大红纸包了个大红包，掖
在腋下，便直奔伍婶家。若是两
厢情愿倒也无可非议，偏是他邬
树龙横竖不知好歹，未曾想竟然
捅了蚂蜂窝！此时的邬树龙，天
鹅肉没吃着，反倒被姑娘家臭骂
了一顿！回到家后，饭也不吃、水
也不喝，便一头倒在床上唉声叹
气。想想他奔波了半辈子，挣扎了
半辈子，好不容易在将近而立之年
有钱了，可以成家立业了，却娶不
到老婆。都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可
是钱也不是万能的哩。在苦苦的
冥想中，他心里好痛苦啊！就这
样，蒙头睡了过去。

这伍仟妹，已是二十五岁的人
了。初中毕业之后，一直在家中的
责任田里做“泥水工”。她不高不
矮的身材，胸部丰满，黄蜂细腰，走
起路来体态轻盈，细柳摇风。更引
人注目的是生就一双水灵灵的大
眼睛，弯弯的柳叶眉，白嫩的鹅蛋
脸，笑起来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
真好看。姑娘不仅人才出众，而且
心也灵、手也巧。那一年早造，全
村家家户户的禾苗都遭受了不同
程度的稻瘟病，唯有她家责任田的
禾苗长得特别好，谷串饱满壮实，
硬是拿下了亩产千斤的好收成。
连村中最有耕田经验的松叔公都
伸出大拇指夸奖说：“仟妹有能耐，
谁能娶到她，那是三世有福。”

一天，已落选村支部书记多年
的邬荣昌，当着伍婶的面说：“如果
不嫌弃的话，叫仟妹嫁给我家阿苟
也行啊。”伍婶说，“阿苟也曾向仟
妹求过婚，可仟妹看不上阿苟，有
什么办法？”此时，仟妹正好挑着粪
桶出门，听到他们两人说话，便话
里有话说了句：“哪里来的阿猫阿
狗，那么臭！”弄得邬荣昌一脸的不
高兴。待仟妹走远，邬荣昌冷冷地
说了句：“俗话说，花无百日红，人
无千日好，你受苦的日子还未到
哩。”说罢，便无可奈何地走开了。
伍婶本来想说，你家阿苟不配呀，
但话到嘴边还是没有说出来。

伍姑娘在选择对象的问题上，
条件苛刻，要求特高。千挑万拣,
百挑不中，慕名而来的求婚者，一
个接着一个，犹如过眼烟云；但她
眼下仍未能找到如意郎君。加上
她母亲一向视她为掌上明珠，总喜
欢在人前称道：“我家仟妹呀，没有
三千五千元聘礼，是休得谈的。”久
而久之，仟妹便成了无人问津的

“天价姑娘”了。这几年，靠“皮包
公司”发了点“露水财”而找上门来
高攀的“富翁”倒有几个，但都经不
住仟妹的几番严格考核，一个个高
兴而来败兴而去。

岁月易逝，青春短暂。渐渐
地，无情的五线谱已开始悄悄地爬
上了“天价姑娘”的脸上，伍仟妹心
里也开始忧心忡忡地慌乱起来。

没想到，邬树龙这样一个不
知天高地厚的光棍，竟郑重其事
地 向 她 求 婚 ！ 要 出 高 价 钱 娶
她！这使伍仟妹震惊了，她觉得
受到了极大的污辱。邬树龙被
她赶跑后，她躲进房间大哭了一
场，哭喊着：“我要的是人，不是
钱啊！”

待她哭闹完了，安静下来后，
伍婶想起来前几天应承了单梅的
事，便赶快去单梅家，将相亲的
事辞了。

过了大半天，待她返回家中，
却不见了仟妹的人影。心里一惊，
忙乱中，她跑到门外，见人便问：

“看到我家仟妹了吗？”刚好碰到放
牛回来的松叔公，他说：“刚才远远
看到有个人往东江河那边去了，有
点像仟妹。眼花，没看清楚是谁。
她怎么啦？”“糟糕，要出大事！”伍
婶急奔江边。

东江河，江面平静，水静静地
在流淌。在河边，却发现了一双被
丢弃的白色塑胶凉鞋，有一只还脱
了鞋跟。伍婶认出来了，那正是仟
妹早上穿着的那双鞋。伍婶心里
一沉，“仟妹跳河了！”

洪灾刚过，江河水流急湍，尸
体一时是找不到的了。伍婶回到
家后，撬开了女儿生前用过的梳妆
台，在抽屉里发现一张伍仟妹写的
字条：“邬树龙，不要脸！你今天好
歹毒呀，我以后不是要被人耻笑了
吗？”伍仟妹的母亲当即把这条子
交到了派出所。

下午三时左右，派出所来了一
胖一瘦两个人，不由分说把邬树龙
抓走了，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是怎
么一回事，便被懵懵懂懂地关进了
拘留所。

看守所里，只见邬树龙蹲在墙
角一声不吭，两眼闪着怒火，看来
是有不白之冤呀！ ……他怎么也
想不明白，竟然弄巧成拙了，还惹
上大事了！伍仟妹竟然因为他去
上门求婚而跳河自杀了！他不知
道事情会出现这样的结局。而他，
却成了一个杀人犯了！他恐慌，他
恐惧！这世界，太可怕了，他不知
道，等待他的，会有怎么样的惩
罚！他语无伦次地说：“我有罪！
我有罪呀！”

第二天上午，当派出所那位胡
子拉碴的胖所长打算提审邬树龙
的时候，门外却走来一个面带病容
的青年女子要求探望邬树龙，问她
是哪里人，又是他什么人时，她只
说见了就知道。许是他家中什么
人吧？无奈，只得叫她在会客室待
着，再把邬树龙带出来。

“邬树龙出来！你亲属要见
你！”

“我一个单身汉，哪来亲属？
不见不见！”

“不见也得见，出来！”邬树龙
只好迈着沉重的双腿，擦拭着呆滞
的双眼出来了，抬头一看，不由两
眼发直，死死地看那女子。

“你？”
“我、我来看你。”她喃喃地说。
“你、你你、你你你……”邬树

龙惊恐着往后退，狂呼着：“你是人
哪，还是鬼呀？”然后一溜烟跑回了
拘留室。

派出所的人被弄得莫明其妙，
为什么这姑娘的到来，却使邬树龙
魂不附体似的？他们究竟是什么
关系？

“这不能怪他。”年轻女子说，

“全是我把他吓的。”说着“哇”的
一声，低下头，双手遮脸泪水长
流。这年轻女子是谁呢？原来她
是伍仟妹。

她不是跳河自尽了吗？难道
没有淹死？原来是，她命不该死。

当她从昏迷中醒过来时，发现
已躺在医院里，医生告诉她，是一
位好心的放鸭人发现了她，并把
她救起，然后拦住一辆拖拉机把
她送到医院。今天一早她觉得舒
服多了，便步行出院。路上，听说
由于她的投河，特别是她写下的一
张纸条，连累了一个“万元户”进了
冤狱；她猜想，一定是邬树龙了，也
许只有我才能解救他，为他洗清不
白之冤了。于是，便径直朝派出所
走来。

不料，刚才，邬树龙把她当成
鬼了，吓得屁滚尿流。

当邬树龙终于明白了怎么回
事时，心里突然涌出一股苦楚，想
不到上天竟然在眷顾着他哩，原来
伍仟妹没有死，她死而复生却还惦
记着他，晓得来派出所解救他。说
明她心里头还是有他，她一定会原
谅他的唐突求婚。上天不负有心
人哪！

从派出所出来，邬树龙看到伍
仟妹赤着双脚，便拉着她去商店买
了双塑料凉鞋。

伍仟妹这才想起来，昨天她投
河自尽之后，凉鞋是没有了。身上
的衣服倒是在被救起送往医院后，
换了身不知道是谁的衣服。也许
是哪位好心的护士的吧。

看看天已过正午，俩人便去“不
夜天”餐厅吃了顿午餐。然后，一前
一后从圩镇上出来，拐入乡道，便躲
进了分水坳上那座茶亭。此时偏偏
又下起了雨，雨不大，但一时半会也
不会晴。于是，两人便坐在一起，东
一句西一句闲聊起来。

“我说你怎么那么傻的，年纪
轻轻怎么舍得去跳河寻死，还害得
我坐班房。”

“我是一时糊涂，急昏了头，没
想那么多。你不也是个大傻瓜！
有钱娶老婆，也不去找个靓妹，偏
要跟我过不去，存心害我哩。”

“我寻思，你会喜欢我呀！”
“我怎么会喜欢你！一个穷

光蛋。我嫁了你，不是要遭人耻
笑吗？”

“我以前虽然穷，但我正在努
力改变。”

“吹牛皮。”
“不是吗？只要我能吃苦肯干

事，白手起家，一切都会好起来。”
“那倒也是……”
在这秋风细雨的山坳上，在这

静寂无人的茶亭里，两个人忽然就
有了说不完的话题。

说话间，伍仟妹时不时还会歪
着头侧着脸回看一下邬树龙。中
等个子，国字脸，鼻梁挺直，清癯的
脸上双目有神，且透出几分精明。
而在这时伍仟妹的眼里，邬树龙倒
也还是挺英俊的。

邬树龙第一次和一位女性靠
得这么近，又是心仪已久的爱慕之
人，不由在心里头生出了无尽的幸
福感，而从伍仟妹身上散发出来的
青春女性的体香，又是令他那样陶
醉。他想，如果就这样一直陪伴在
她身边，那该多好啊！

卧龙晏起（中篇小说） □曾玉仿


